
 
 
 

槐根以北乃是一望無際的平原，那兒因為雨水豐沛，氣候宜人，乃為廣袤無垠的大草原

，當地人都直接稱呼它為舒野。 
 
在這兒的居民大多以養馬維生，幾十戶人家成一個聚落零星散在這片土地上，所以在那

兒看見馬比見人還要更容易些。他們大多時候都能在自家附近眾點稻作和蔬菜，剩的民生用

具便到幾里外的鎮上做買賣換得。 
 
日子說不上富庶，不過也能吃飽穿暖。 
 
林禛此時正坐在小跑著的馬背上，偏著頭看向遠處宛如墨點的馬匹，一面和在前方持著

韁繩的人說道：「從這兒倒序鹿臺大概只需半炷香的時間，等等能看見望臺時最好先放慢速度

，免得驚擾那些傢伙。」 
 
他所言即是幾日前流竄到舒野的匪賊，據說從打扮上看上去像是士兵，據傳可能是朱夏

某個節度使手下的正規軍，此時卻已落草為寇，每隔三兩天便會到草原上騷擾百姓，在短短幾

天內幾乎將舒野上所有的村落都劫了個遍，這兒的居民傷亡慘重，好不容易才守住他們賴以

維生的馬駒，眼下實在受不得更多損失，這才湊足賞銀到鄙邸發了委事，希望有人能替他們解

決這個大麻煩。 
 
——這也是林禛此時在這兒的原因。 
 
坐在馬前的狄念點點頭回應男子指揮，多載著一個人使她放不太開手腳，是以馬速不是

很快，在到達序鹿臺偵查前也有段時間能讓她理清思緒。 
 
過去她閒來無事便會來舒野騎馬舒壓消遣，自然而然認識了些居住在這的百姓，這回正

是舒野鄰里們與她抱怨那些流寇的所作所為。就算不以道義為由，狄念也定然不會坐視不管、

任由那批人強盜行為般地踐踏她所喜愛的這片草原。 
 
今早收拾去了趟鄙邸從姚娘口中得知剛好有委事是來請求誅討那叛將人馬，但已被他

人承接，然而這趟事不管有沒有酬勞，她都是會跑一趟的。 
 
不過沒想到接這委事的是熟人。 
 
遠遠看見那殘破望臺，女子輕扯韁繩放慢速度，啟唇：「到了。」 
 
「不知道那些流兵躲在哪兒，待會兒小心行事。」 
 
之所以讓狄念放緩速度正是怕馬蹄聲驚擾了耳目聰明的士兵，如今他們兩人孤身前來

此處正是因為要探聽那些人駐紮的位置——摸清敵人的斤兩再制定相對應的政策，這向來是

謀士的行動準則，尤其眼下敵暗我明的情況下更應該如此。 
 
由於本來就對這兒的地勢不熟，居民對於流兵的描述也不是很清楚，他這才請狄念捎上

自己來到序鹿臺一探究竟。 
 



「大概在北邊數來的第三座望樓邊有條密道能直接通往主望樓，咱們先從那潛近去看

看。」林禛道。 
 
狄念如今也和對方合作數次，除了上一次在長春堂發生的意外，其他委事都算順利愉

快。兩人共乘一馬，身子貼的挺近，就算輕聲說話雙方都能聽得清，也習慣了對方一個指令她

一個動作的行為模式。 
 
只見她沒多想便輕夾馬腹往男子說的方向行去。 
 
- 
 
「就這兒了吧？」狄念一個翻身下了馬，環顧四周。然而兩人所在之處除了些草木就是面

前這望樓了，真的有密道麼⋯⋯？ 
 
她蹵眉望著剛跳下馬背的男人。 
 
「對。」林禛抬頭看了看周遭的位置，接著走到壓著青石板的城牆邊摸索著，「那密道是之

前有回來這兒的時候無意發現的。」 
 
只聽見一聲沉悶的摩擦聲，在兩面牆的轉角處裂開了一個口子。男子將手袖微微捋上，

使力推開那厚石門，直道露出僅供一人通行的窄口出現。 
 
「這大概是過去野戰時為了方便探子來回報信所留的通道，雖然這城牆棄置許久，但裡

頭的路沒什麼損壞。」他回頭對狄念低聲道，「進去後就別說話了，回音不小，腳步也要放輕。」 
 
密道裡一片黑暗，只有因常年無人整修而從頂處縫隙露出的一絲微光，但也只能夠稍微

讓二人視得腳下，前進的方向還是要靠自身摸索找出。 
 
狄念走在林禛前方，由於不知道到時出了密道會遇到什麼危險，她有武藝傍身反應稍微

快些，所以還是由她打頭陣。說是這樣說，但她還是不太擅長面對未知，更何況是這幾近伸手

不見五指的環境。 
 
雖有聽到後方腳步聲，但密道的回音將在這裡面發出的聲響都模糊了般，饒是那不知何

處傳來的水滴聲，聽起來也像在咫尺。她伸手向後ㄧ擺，想確認林禛的位置，卻揮了個空，這

讓她心裡更慌，乾脆直接停下了腳步。 
 
走在後頭的男子倒是在雙眼適應黑暗後，一步步走得穩當。或許是因為先前已經探過這

密道，並不擔心腳下會絆到東西，而絕佳的記憶力和方向感也清楚這路該怎麼走。只是見狄念

擔心裡頭有詐，認為由她來打頭陣好，便依她行事。 
 
所以當發現前方的人影突然停下來，林禛只以為對方因為不識路所以不敢繼續走了，乾

脆摸黑將手搭上她的肩頭，示意對方往旁邊靠，自己則是面著牆，側身往前挪，打算走到前頭

帶路。 
 
密道在建造時本來便經過計算，其寬度僅剛好能讓斥候或探子這類身形瘦小的成年人

通行，若是兩個男子想通過，即使是側身而走定會擠得艱難。如今他們一男一女想換位雖說簡

單不少，但林禛在黑暗中還是能察覺那若有似無的觸感。 
 



好在這和過去兩人在長春堂發生過的肢體接觸比起來可以說是小巫見大巫，他直接忽

略了那點異樣，成功走到狄念前方準備擔起帶路這個工作。 
 
另一頭，感受到有隻手搭上自己肩頭，這才讓狄念微微放下心，正要繼續前進卻發現對

方搶先一步側身貼著她胸膛而過，帶著一抹澡豆香，混著許是從舒野那兒沾染淡淡的青草味，

就只這麼一瞬就這麼到了她前頭。 
 
挺好聞的，但這人做甚跑到前頭？她也就停了一會兒而已。 
 
當初說好不說話，女子也就沒問出口，林禛想帶路就帶罷。抬腳拉近他們的距離，離他

近點兒，若有什麼危險，她立馬把人拉回來便是。 
 
兩人便這麼無聲地走了半盞茶的時間，好不容易穿過曲折起伏的通道，在抵達暗道的盡

頭後，男子伸手往旁邊夯得緊實的土牆摸索一陣，只聽見輕輕「喀啦」聲響起，底部的暗門已經

開了條縫。 
 
林禛瞇著眼望外看了看，側耳確定周遭沒有任何動靜後，才伸手緩緩將石門推開。 
 
門外正是主望臺內部的其中一間房，放在過去應該是某位主將的議事廳，可序鹿臺早已

廢棄多年，裡頭更是空蕩蕩的，連張椅子都沒有。不過倒是在不遠處的地上看到幾綑弓矢和破

舊的被毯整齊地堆放在一隅，想來這而應該是那些流兵休息的地方。 
 
望樓內部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眼下不知道那些人跑哪兒去了，他們正好能趁機打探

情況。 
 
「咱們分頭行動，你往上我往下，探探他們的人數、兵力狀況、主帥是誰，若能找出弓箭

手有幾人那是更好。」朝旁邊的兵器點頭示意，林禛邊合攏石牆，邊對女子說：「晚點到這兒碰

頭，若有萬一，那便直接出望臺，回密道入口集合。」 
 
當對方說要分頭行動時，狄念遲疑了下，但沒一會兒便應了，雖說有些擔憂，不過按她

的了解，林禛這人也不會做沒把握的事。 
 
主臺她估摸約三、四層樓高，兩人分開後，狄念沿著階梯向上探查，對習武之人來說，要

隱藏氣息和腳步聲是再容易不過的，但階梯狹窄若是正面碰上敵人也麻煩，所以在儘快確認

這兩層並無人後，她順利上了第二層，然而並沒有什麼收穫。 
 
在她正要上第三層時，從階梯上方傳來一低沉說話聲，聽得不大清楚，可也讓她一凜，

她即刻找了個那些兵士下樓並不會留意的柱旁死角躲了起來。 
 
「......等等你去接替......位置.......」 
「糧食不多......明個兒還要去。」 
 
聽腳步聲，下樓的有三人，她努力地想聽清他們的對話，可是隨著腳步聲遠去，對話聲

也逐漸模糊。女子又在柱後待了一陣，這才探頭出來。 
 
一旁有個小窗，狄念貼著石牆從內望出去，這兒雖因年久失修而殘破不堪，但依稀還能

看出當初城垛綿延的勝景，上面站了些人，身後、手裡拿著弓箭，想必是巡守的弓兵了，當值

的有四人，總數肯定要在往上加的。 



 
剛剛那幾人下了樓，她不太放心樓下情況，且對於敵方弓箭手人數和行動也隱隱有了些

猜測，此刻她在想要回去找林禛還是繼續向上。 
 
另一邊下了階梯的林禛又探了幾個房間，除了看到一些像是從百姓手上搶來的糧食和

財物外，沒有看到其他有價值的東西。 
 
雖說空房不少，但一間間看下來還是頗耗時間，加上室內空曠，若真遇到什麼人，一時

可能會來不及找到地方躲藏，是故他再前往每個屋子路上都要先找好下個落角處，以免不甚

和人撞見。 
 
好在他的運氣似乎還不錯，上頭幾間屋子裡沒有半個人影，在搜完幾處，準備離開時，

他卻突然聽見登樓的腳步聲。迅速往看準的門縫內閃去，在對方視線觸及地面時，成功消失在

走廊中。 
 
「……您的坐騎已經給蘇十二看過了，估計還能撐過下回行動。」 
 
「嗯，下次定要從那幫人手上搶下幾批馬，這樣兄弟們趕路時也輕鬆些。」 
 
「是，我已經傳下話，明個卯時便會動身，咱們二十四人全上，量他們當時還在呼呼大睡

，不會有任何防備……」 
 
聽著那兩人的交談聲越來越遠，直到四周再次靜下來後，林禛這才離開藏身之處，飛快

地閃身回到密道出口處，和狄念碰頭。 
 
- 
 
「呼⋯⋯」狄念靠著石牆喘著粗氣，睨了眼剛關上密道石門的林禛，也不知門外那些人都走

了沒有，用氣音地說了句，「謝謝。」 
 
剛剛下樓後，差點跟那群剛下樓的流兵迎面撞上他們好像正要拿走議事廳的裝備，好險

她反應即時躲起，也剛好讓等在密道出口的林禛拉了一把，這才沒被發現。留在這也是危險，

沒有多話，兩人即刻順著密道返回。 
 
一到外頭見到日光，女子不適應地瞇了瞇眼，他們剛剛騎的那匹馬兒被他們拴在殘垣斷

壁邊正哼卿哼卿的吃著草，幸好這處隱蔽，剛從樓上望下來也看不到，倒也沒被敵方發現。 
 
二人快速上了馬後用了最快速度離開，一路上也與林禛交換了偵查結果，得知了幾件事

—— 
 
對方有二十四人。 
弓箭手約七、八人。 
他們缺糧缺馬，明日卯時他們會全員動身再次劫掠。 
 
「這下可麻煩了。」在奔馳的馬上，林禛的嗓音聽上去有幾分隨意，「沒想到他們這麼快又

要行動，但願回去後還來得及準備。」 
 



眼下雖然日頭還未升上頭頂，不過要實施有效的對策來應付那些流兵，還是得花上一些

時間進行布置。 
 
「至少我們現在知道了。」若依照百姓們的說法，流兵的劫掠頻率可沒那麼快，肯定會反

應不及。 
 
遠遠看到舒野聚落， 馬腹一夾，女子加快騎速而去。 
 
- 
 
天將亮，狄念坐在帳子裡低頭認真磨著手中墨黑刀刃，最近做的委事都沒讓它見人血，

倒是大材小用了。她舉起黑刃端詳，被細細打磨後的刀鋒隱隱露出一絲躍躍欲試的鋒芒。 
 
外頭很靜，平時這時刻人們都還未醒，殊不知這只是他們要讓敵方鬆懈的假象。她起身

，翻帳而出。 
 
林禛已經站在外頭，望著已經泛著魚肚白的天色。 
 
村外草原正平靜地隨著微風擺盪，一副安寧平靜的樣子，若是在平時看到這樣的景色，

想必能讓人覺得心曠神怡，實在難以想像在幾里外的地方正醞釀著一場風暴。 
 
「時辰差不多了，我等會兒在去跟他們確認東西備好沒，妳應該也差不多要出發？」聽到

動靜後撇過頭，在瞧見是狄念後，他像打啞謎般問道。 
 
「噢是啊，差不多了。」抹著胭脂的嘴唇緩緩勾起一個弧度，一副雲淡風輕的樣子看起來

不像是等會兒要做凶險任務的人。 
 
她走到林禛身邊，伸手撫了撫一旁的馬兒，笑道：「這一邊就麻煩您了，軍師大人。」 
 
大敵當前，男子不知是對自己的計謀太有信心還怎麼，此時居然還能回應狄念的玩笑

——儘管他的語氣實在過於理所當然：「我這頭沒什麼難事，主要是妳那兒能不能成⋯⋯若是出

了岔子，那林某一世英明可就折在妳手上。」 
 
對於對方回應她玩笑話有點吃驚，還以為肯定會被無視。她頓了下，隨後彎起眉眼，舉

起手想拍對方肩膀，但兩人身高還是有些差距，手便落在他肩胛骨上，「放心罷，我們倆聯手

所向披靡，不會丟你的臉。」​
 

說的話有些狂妄，但該小心的她決不會輕忽。 
 
平旦將過，她沒再廢話便上了旁邊的馬。 
 
「走咯，祝我好運。」 
 
林禛朝她擺擺手，看著一人一騎絕塵而去後，有些不自在地動了動手臂。 
 
剛才被狄念拍過的地方似乎還留著十分陌生的觸感，彷彿殘響般不斷在同個地方重複

浮現，直到其餘舒野居民集合完畢，他手上的雞皮疙瘩才緩緩褪去。 
 



「行了？那便動身罷。」 
 
 
除去在幾日前為了抵禦流兵而負傷的人，其餘居民聽聞這回可以一勞永逸地將那些流

兵驅離這處，又有幾人願意出來盡份心力。不過這樣林林總總也只湊出了十來人，若要正面和

那些曾經飽受戰場磨練的賊人比起來，從人數到實力上都相差懸殊。 
 
沒有騎馬，眾人只拿著自己趁手的兵器，安靜地穿過草原。 
 
兩手空空，腰上只掛了一把木摺扇的林禛十分安靜地混跡在人群中。狄念方才對他的稱

呼可以說是名符其實，在這次的行動中，男子只佔了出謀策劃的功用，除了分配工作、安排調

度外，其餘佈置都是由他人完成。 
 
而林禛給這群人下的指令非常簡單——只要在看見流兵的身影後，點燃眾人昨日在草

原上堆起的乾草和油坑。 
 
這個季節的風向正好能將濃煙吹往西南面，恰巧能遮蔽百姓所在的位置，當流兵瞎摸著

突進後⋯⋯就是他的殺招出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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